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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是 秋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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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坛短讯

秋的诗行
秋意渐浓
寂寞了
蛙声和蝉鸣
芦花摇曳
颤动
秋日的情怀

凉爽的秋风
催促草木轮回
苍茫的天空
回荡着声声雁鸣
秋日的旷野
满是寥落的痕迹

季节的辗转
转眼
就会秋去冬来
我的心中
依然跳跃着
秋的诗行

狸 花
□ 散原中学八（2）班 方嘉怡

在我家屋后的鹰山山
腰间，有一孔泉眼。泉眼不
大，挂在黄土壁上。冷冽甘

甜的泉水汇集成小溪，跳过岩石，流下
峡谷，叮叮咚咚流过我家门前。童年
的我们，喜欢坐在溪边的石头上，看
云卷云舒，看鸟雀飞落，看花木起伏。
每个黄昏和清晨，我们都在溪水的吟
唱声里入梦和醒来。

春天，长满青草的溪岸，点缀着火
红的映山红、或黄或白的金银花。农
家人把果树、瓜秧栽在岸边，雪白的梨
花、粉红的桃花，如云似雾。暖风徐徐
吹过，花瓣缤纷如雨，追随流水而去。
这时候，我们提了竹篮，来到小溪边割
水芹菜、艾草，拔烟竹笋、野蒜，挖鱼腥
草、木香。这些寻常野菜和中药，是农
家人的珍宝。

夏天，我们上山砍柴，总会放下担
子到溪边歇息，洗脸、喝水、磨镰刀。
有时，几个小伙伴你扛铁锹，我带袋
子，选好地段，搬石头刨泥沙，拦住溪
水，堵个“小水库”，与小伙伴们一起，
在溪边戏水。

秋天，我们到溪边摘草珠子，用
针线串成好看的手链，套在手腕上晃
荡。小溪上面的瓜棚躺满了黄南瓜、

白冬瓜时，板栗也就成熟了。抢在树主人之前，抢在小
伙伴之前，抢在储备冬粮的老鼠之前，一大早起来，到
草丛里、溪水里找寻栗子，就是此段时间我们最重要的
功课。溪里的螃蟹正肥，我们端盆提桶，从下游一直往
上，搬开石头找寻。藏匿在石块下的螃蟹没有了遮盖
物，慌忙奔逃。我们瞅准时机，眼疾手快地从后面按住
螃蟹，任它张开大钳子在前面挥舞。我们捉小青虾，捉
红鲫鱼，捉土褐色带有黑斑点的泥鳅，捉水蛇一般滑溜
溜的黄鳝。运气好的时候，我们还能逮到下大雨时从池
塘里偷溜出来的青脊背、红尾巴的鲤鱼。大人们忙着秋
收，将洗薯桶、刨薯机扛到溪边，洗红薯、刨红薯、洗
薯丝，为了趁着好天气把薯丝铺上架，他们往往要忙到
深夜。

冬天，溪岸落满树叶，枯草尽倒。白雪覆盖、冰凌倒
挂的小溪，兀自缓缓流淌，像一位历尽沧桑的长者向我
们讲述一个远古的传说。晴朗的日子里，我们偶尔能看
到足蹬长筒靴、腰缠网丝袋的陌生汉子逆水而来，凭借
一根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铁嘴木棍，轻而易举地捕获冬眠
在泥沙里、洞穴里的乌龟、甲鱼……

可爱的小溪，陪伴我们整个童年时光，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的欢乐。

如今，小溪源头处砌起了水井，山泉经连通水井的
水管流进山下的家家户户。女人不再到溪边淘米洗菜、
洗刷衣物，干完农活回来的男人不再到溪边洗脸洗脚、
清洗农具，老人不再到溪边饮牛饮羊、放牧鸡鹅，小溪里
也看不到挽起裤角、逐鱼捉虾的孩子了，可小溪那悦耳
动听的流水声却经常回荡在我的梦里。

读高三那年，父母让我住校学习。
有一晚，熄灯之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是学习

过于单调，压力又大的原因，突然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我要回家。

那时候，我家离学校大约 10里路，学校刚建好，四周
是一片荒草丛生的土地。白天路过时，曾隐约见过地里的
一个个坟头，我有种毛骨悚然、后背发凉的感觉，还曾因为
它时常做噩梦，但这并不能阻挡我回家。

我蹑手蹑脚贴着墙根溜到自行车棚，轻轻推出自行
车。胆战心惊地来到校门口，发现校门紧锁着，我把车推
到围墙边，站在车后架上，艰难爬上高高的院墙，趴在墙脊
上，缓缓滑到墙外。站稳脚跟，我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一边抖落身上的灰尘。寂静的夏夜，蛙叫与蝉鸣此起彼
伏，在白色的月光下，万物都披上了一层白纱，泛着微微的
光亮。

月光之下，我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喜悦，向着家的

方向奔跑。路过那片令我恐惧的荒地时，我直视前方，心
中想着温馨的家，可手心还是不停出汗，一只青蛙突然在
我面前跃起，吓得我惊叫了一声加速向前跑去。

终于到家了，我轻叩家门，在寂静的楼道里，我听到房
内有响动，也听到母亲睡意浓浓地说：“是不是孩子回来
了？我真的想他了。”

父亲答：“应该不是吧，可能是下夜班的人，现在都过
了 12点，公交车早就不通车了，学校那么远，儿子胆子那
么小，怎么可能回来啊！”

我在门外边听边哭，抽泣着从心底挤出一声：“妈”。
这一声落下，我听到屋子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父母从屋里跑出来，他们都赤着脚，父亲微微皱着眉，在他
们身后是被撞翻的餐桌，我的泪水涌了一脸。

母亲温和地问我：“在学校受欺负了？怎么这么晚了
还往家里跑。”

父亲说：“孩子回来了，去做饭吧。”

我说：“吃过了，不吃了。”
屋里突然陷入了莫名的安静。父亲一把拉过我，仔细

打量，“真没事吧？” 我说：“真没事。” 父亲推出自行车
来，要送我回学校。我愣住了，泪水从眼眶里拼命向外
涌，滴滴答答，敲击着地板。母亲拉着我的手，小声试问
父亲：“儿子好不容易回来，走了 10里的夜路，都累坏
了，要不明早再送他去吧？”

父亲严厉地瞪了母亲一眼，语气强硬地说：“不行，他
擅自离校，就是逃兵！”母亲没有再坚持，默默包了些瓜子
和水果糖，把我送到门外。

一路上，我静静坐在车后，父亲用力蹬着车，雪白的月
光照着大地，也照着父亲微弯的脊梁，他原本一头乌发也
变得雪白。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老去的父亲，我突然用
力抱紧了父亲，把头贴在了他的脊背上，或许是因为这一
下久违的亲昵，也可能是我的泪水刺透了父亲的衣衫，这
让父亲一怔，侧头问我：“儿子，是怪爸爸要送你回学校
吗？怎么哭了？马上就要18岁了，该懂事了，凡事不能由
着自己性子来。”

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只是用力贴着他的脊背点着
头。回到学校，父亲为了不让老师过于责备我，一次又一
次向老师道歉，说家中有急事，是他擅自接走了我。至今
为止，这是第一次见到为人赤诚的父亲说谎。

去年重阳节，我特意为老妈准
备了一个惊喜——云台。云台是一
种固定手机、相机、摄像机的支撑
设备，可以任意旋转。然而，当我
笑嘻嘻地把云台递到老妈面前时，
她却瞪大眼睛，非常不满地说：“这
么贵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买？你现
在还有房贷呢，经济不宽裕，没必
要花的钱一定不能乱花！” 说着，她
催我赶紧退货。

其实，我之所以买云台，源于
老妈说：“李阿姨拍抖音，对着支架
又唱又跳，看着比自拍杆方便多
了，听说也不贵。” 话里话外，很羡
慕对方有了 “新装备”。我说：“想
要拍摄效果好，设备不能少，给你
也网购一台吧！” 老妈一听，连连摆
手，“我就随便玩一下，没必要花那
个钱。”

当时，老妈没当回事，我却暗
暗记在心里。打算趁着重阳节，送
云台给老妈作礼物！没想到，快递
到家，老妈竟然让 “拒收”。我心里
一阵失落，拉着她的胳膊，腆着脸
游说：“老妈，这是我用稿费 ‘换’
的云台。你看，我的工资还一分都
没花呢！” 说着，我把手机银行打
开，递给了她看。

老妈一听，有些迟疑地接过手机，戴着老花镜，
仔细看了看，我的工资余额的确一分不少。她脸上的
表情渐渐缓和，她叹了口气，说：“好吧，我知道你
孝顺，那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再
乱花钱了。” 我高兴地点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
要好好孝顺老妈，让她在晚年过上幸福的生活。

云台能自动追踪拍摄对象，还可以智能美颜，喜
欢唱歌的老妈拍出的视频更加完美。从此，老妈每天
对着云台唱歌，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让更多的
人看到她的快乐。甚至还有老姐妹找她切磋技巧，老
妈逢人便自豪地说：“这是我女儿买的，真的太好用
了！” 在她的带动下，几个老太太像上班一样，每天
准时相约一起拍抖音，玩得不亦乐乎。

老妈还成了我们家族的 “明星”，有空大家都去
她的抖音点赞。老妈看到后，高兴极了。姐姐在群里
和老妈开玩笑说：“好好唱，争取上星光大道！” 老妈
很有自知之明，开心地说：“我老了，不能闲着，要
给自己找点事做，脑子不活动，时间长了会痴呆。”
为了让老妈高兴，我们都成了老妈的粉丝，俨然是老
妈的 “点赞天团”。老妈看到大家点赞的小红心，拍
视频的劲头更足了……

当我看到老妈的视频受到大家的喜爱，我都会心
生感慨：原来，只要用心去关爱父母，用科技加持孝
心，平凡人的生活也能变得如此美好。

我最喜欢秋天。
秋天，天高气爽，风轻云淡。秋风渐起，落叶缤纷，雨

露滋润，滴露成霜，层林尽染，红绿掩映，一片斑斓。
秋天，正是各种农作物成熟的时候。小河边，葱葱

稻田不知何时已遍染秋黄，西风渐起，金灿灿的稻穗随
风摇曳，翩跹起舞，仿佛在争相向农人们报告丰收到来
的讯息。田野上，一株株玉米重重叠叠，整齐划一，昂
首挺胸，精神抖擞，放眼望去，横成排竖成列，犹如等
待检阅的士兵，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成熟稳重，昭示
着丰收，满载着希冀。远处，沉甸甸的谷子挤挤挨挨相
依相拥，高高兴兴簇拥着在一起。谷穗弯弯，含情脉

脉，俯首低眉，默默地投向大地母亲的怀抱，仿佛在虔
诚地向大地母亲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田野里，影影绰绰，人头攒动，一片繁忙景象。家家户
户，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处是劳动的身影，到处是欢乐的人
群。稻田里，年轻的小伙子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俯身弯
腰，在稻田里穿梭，银镰飞舞，所到之处齐刷刷倒下一大
片，地上顿时一片橙黄，如同给大地铺上金灿灿的锦缎。
女人们跟在后面，麻利地把稻秸抱在一块儿，均匀地分堆、
打结、捆扎；老人孩子三五成群，跟在后面拾稻穗，一边拾，
一边说说笑笑。大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一个个身先士卒，铆足劲头儿加油干。尽管秋风飒

飒，但人们依然汗流满面，湿透衣襟。手捧金灿灿的稻穗，
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人们笑逐颜开。天上阳光普
照，空中蝴蝶翻飞，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春华秋实，秋天是孩子们的最爱。秋日里，孩子们游走
于田间地头，随处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田野上，东边挖几
捧花生剥开吃，鲜嫩嫩，香喷喷；西边刨几块红薯尝一尝，甜
丝丝，脆生生。果园里，孩子们上蹿下跳，一会儿爬到树上
摘梨子，一会儿趴在葡萄架下吃葡萄。小伙伴们围在一起，
你吃一口，我咬一口，尽饱口腹之欲，一个个小肚子撑得圆
圆的，鼓鼓的。吃饱喝足，不忘顺手摘把大红枣塞在口袋
儿，一溜烟跑去逮蚂蚱，捉蜻蜓，孩子们喊着叫着，撒着欢
儿，在田野间疯跑着，连蹦带跳，欢声笑语。

夕阳西下，人们开始收拾行装，肩挑背扛，匆匆忙
忙，把稻谷装上小拉车，上好绳索，勒紧捆住，拉着小
车回家。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耳边虫鸣声声，落日余晖，霞光灿
灿，笑容挂在脸上，漾在眉梢……

新家的楼侧有一长段水管，一只猫顺着水管爬进了五
楼的厨房，然后叼着什么逃走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记得那是暑假的一个中午，老爸所在工厂的五楼
食堂老是传来猫叫声，老爸调来监控，发现是一只总
来蹭饭的狸花。我的兴致来了，蹲守在食堂，待它出
现，一把抓住了那只 “蹭饭大盗”，然后请爸爸用绳子
把它拴住了。

这是一只 “不修边幅” 的狸花，毛乱乱的，好似
三个月没洗过澡，看着让人怜惜。我想帮它理顺一下
毛发，它却用一双圆不溜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也直勾勾地盯着它。狸花开始呲牙
咧嘴地挣扎叫唤，我试着上前安抚，不料，它用脏兮
兮的爪子给了我一掌，差点划伤我的手。幸好老爸在
旁边，及时将我与猫分开。老爸怕会伤到我，放走了
那只猫，说总有一个好心人会带走它的。我有点担

心，它真的会遇上好心人吗？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它又来了。我正蹲在地上吃

西瓜，那只狸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毫不客气地凑到
我跟前，埋头舔着地上的西瓜皮，我吓了一跳。这时，老
爸也过来了。那猫盯着老爸，老爸也盯着那只猫。好一
会儿，老爸向我抿了抿嘴，笑了笑。我知道，这只猫获得
了食堂“居住权”。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它开始频繁出现在厂里，大家都很喜欢它。一些工
人姐姐们喂它吃鱼干、小火腿。狸花也很“识时务”，迅
速“巴结”上这几位工人姐姐和食堂掌勺的阿婆，日子过
得很惬意，它毛发锃亮，很有精神。狸花本来它就不怕
人，现在甚至都“跋扈”起来了。

厂里还有一只爸爸的爱犬，名字叫“咖啡”，狸花总爱
去“咖啡”旁边窝着。它俩并不像动画片里那样针锋相对，
而是和谐相处，有时我也会坐在它们旁边。早晨，东边的
地平线泛起一丝丝光亮，小心翼翼地浸润着浅蓝色的天
幕，新的一天从远方渐渐移过来；傍晚，群山在夕阳下染
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晕。一猫一狗闲坐着，看着真惬意。

有一天，狸花突然不见了。我急得大哭，想贴寻猫
启事。但我发现，我竟没拍过它的照片，也没给它戴过
什么特殊饰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狸花走后，只有我
陪着“咖啡”晒太阳了。或许，狸花是去找寻新的更美的
早晨与黄昏了。

樊 健 军 百 花 文 学 奖
获 奖 作 品 座 谈 会 召 开

本报讯 （记者 桂圆丽） 10 月 10 日，樊健军
《通往天堂的夜航船》荣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座谈会
举行，为樊健军颁发文学创作“突出贡献奖”荣誉证书。

据了解，第三届“百花文艺周”暨第二十届百花文
学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于9月19日在天津举行。我县
作家樊健军凭借《通往天堂的夜航船》荣获百花文学奖
中篇小说奖。

座谈会上，樊健军介绍作品并发表获奖感言，与会
文艺评论家、作家代表从不同视角赏析《通往天堂的夜
航船》，畅谈感受。

樊健军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等70
余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160余部，30余部小说被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转
载，10余次入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等选编的年度
选本；著有长篇小说《诛金记》《桃花痒》和多部小
说集，曾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二届林语堂文
学奖，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江西省谷
雨文学奖、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飞天》第二届
十年文学奖、《星火》优秀小说奖、《青岛文学》第一
届海鸥文学奖、江西省作协 “天勤杯” 2021年度优秀
小说奖等；先后 10余次获得中国作协、省文联、省
作协、省文化艺术基金等主办的重点项目。樊健军是
九江市第七批 “双百双千” 学术学科带头人，鲁迅文
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江西省文联滕王阁文学院
第四届特聘作家。

花鸟之都
□ 刘仁旺

树林里有很多的鸟儿
来自不同的地域
口音也自然不一样
有团聚的欢呼声
也有身处闹市孤独的鸣叫

鸟的眼睛雪亮
能洞察猛兽的举动
有时会装成没看见的样子
镇定在光秃的枝头
像一片老去的树叶

秋风摇摇晃晃起来
乌云挡住巨兽的视线
烟尘将它的身体淹没
看不见旷野上的犬马
定格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鸟在朝着大海的方向
伸出翅膀 视野里
有着被尘埃包绕的渺小事物
在黑夜里消失

在一个有梦的地方
开始与狂风竞技
成群的鸟飞过山川 草原
观海浪献给世界的花朵


